
与杨根贵相识是他负责我们
这一片儿的邮件投递， 一来二去
慢慢就熟悉了起来。 让人记忆深
刻的是， 但凡挂号信、 汇款单、
小件快递， 按了门禁铃， 无论收
件人住几层他都要送到门口办签
字手续， 如果门铃响了， 听道：
“有你汇款单， 下楼取一下。” 肯
定的是， 杨根贵今天休息， 是别
人顶班的。

时间长了 ， 人们都叫他小
杨。 小杨是邮政公司三桥邮政的
邮递员， 今年五十有三的他， 是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 离开
家乡进入了邮政公 司 工 作 的 。
一进公司就跟着 师 傅 跑邮路 ，
跑了十来天， 便脱离了师傅自己
单独投递邮件。 好在是师傅被调
整到了分拣员的岗位， 每天能见
到师傅， 不懂的地方可以随时问
师傅。

邮递员的工作， 看似简单的
体力劳动， 却又是细心的工作。
用小杨的话讲， 不细心那就多跑
冤枉路， 记不住就是给自己找麻
烦， 本来顺路一次走过的事情，
平时不注意记， 只得折回去再投
一次。 说是体力劳动， 每天骑着
自行车， 车上搭载着百余斤的信
件、 报纸、 杂志， 整个邮路东拐
西抹地跑下来要有三四十公里，
每天将这些邮件送完， 到下午的
四五点钟了。 回到公司， 还得对

一些没投递出去的邮件、 汇款单
等进行登记梳理， 为明天投递做
准备工作， 等一切忙完说不清是
几点， 做到自己心里踏实， 今天
的工作才是结束了。

近三十年的邮递员工作， 中
午从来未吃过像样的饭， 都是在
路边饭馆吃点简单的， 又急匆匆
地赶路。 小杨讲， 现在好多了，
吃饭不是问题， 过去， 饭馆少，
中午吃个饭真是困难， 有时候忍
着饥肠辘辘， 回到公司才能吃点
东西， 因此， 邮递员没有几个胃
好的， 多多少少都有点胃病。 小
杨继续讲道， 如今， 所使用的是
电动箱式三轮车， 最起码减轻了

人的体力， 也安全了许多， 上楼
送邮件， 车厢锁了， 邮件不容易
丢失， 人心里踏实了。 过去， 蹬
自行车， 晴天还可以， 遇上刮风
下雨， 冬季里下雪路滑， 每到这
种天气， 忙完回家怎么也得晚上
八九点钟了。 另外， 所载邮件因
雨天稍不注意就被淋湿了， 当上
楼离开自行车时， 有的人顺手拿
份报纸或者杂志 ， 着实让人头
疼。 而今， 这一切都有了很大的
改变 。 社会的进步 ， 经济的发
展， 邮递员也受益匪浅。

我问小杨， 跑了这么多年累
吗？ 有没有不想干的念头？ 他回
答： 开始时有， 跟父亲讲过， 父
亲对我说 ， 世间的事总得有人
干 ， 比邮递员累的工作多了去
了， 想一想也是。 近三十年里，
我干过分拣员， 从事过管理员工
作 ， 只要有人提出不想干邮递
员， 我就跟领导讲， 让我来。 三
十年里， 我跑遍了三桥公司服务
的所有社区、 村舍， 是公司里的
活地图。

他继续说道， 工作吗， 要干
就干好， 按规章制度办。 对一些
孤寡老人、 行动不便的残疾人，
多帮帮他们费不了多少事， 反过
来自己心里还很畅快。 这些年，
不知道有多少送不出去的信件被
我送了出去， 也不知为多少人代
寄款、 代取款， 被人信任是一种
荣誉， 是值得骄傲的事。

看着杨根贵风尘仆仆的身
影， 手里拿着单据一丝不苟地核
对， 这就是一位小小邮递员、 一
位不知名的小人物真实的写照。

■家庭相册

□黄春丽 文/图

母爱像棉花盛开
□□徐徐学学平平 文文//图图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感人
至深的工友故事吗？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用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

为由头， 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
事。 可以是今天的故事， 也可以
是昨天的故事 （每篇1至4张照片
均可， 800字左右， 请注明您的
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
间发生的事情， 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 （每篇800字左右， 要
照片）。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
头 ， 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

（以一个故事为主， 800字左右，
有1至3张相关图片）。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
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 每篇 500
字左右 ，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 。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
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 （每
篇300字一张图）。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 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

■“八一”特稿

【情怀】15副刊２０17年 7月 26日·星期三│本版编辑周薇│美术编辑 李媛│校对 刘芳│ E—mail:ldwbgh@126.com │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图片故事

小人物杨根贵
□许双福 文/图

初次在宴席上见到嫂子父亲
的时候， 他已85岁高龄。 他长相
奇特， 脸上有几条大小不一的伤
痕， 左眼向上稍倾， 而且三分之
二的眼白都露了出来， 加上他说
话声音又沙又哑， 看来确实很不
美观。 大家都想不到， 长相出众
的嫂子， 居然有如此一位长相奇
特的父亲。

席间 ， 众人谈到自己的成
就， 有人说自己当了官、 有人说
自己算是个企业家、 有人说自己
在大学当教授……说这些话的时
候， 他们满脸自豪。 轮到嫂子，
她说： “我这辈子最佩服的人就
是我爸爸， 我一辈子的成就都不
可能超越爸爸。” 所有的人都愣
住了， 众人的目光一下聚集在她
那个长相奇特的父亲身上。 嫂子
的父亲见嫂子这样说， 脸上明显
露出不悦的神色。 可嫂子不管这
么多， 泯了一小口酒， 继续道，
“别看我父亲现在这个样子， 他
年轻的时侯当过兵、 打过仗， 还
与叶剑英元帅合过影呢！”

出于职业的敏感， 宴会后，
我很想采访一下这位英雄， 可嫂
子的父亲婉转地拒绝了我 。 他
说， 想过点平静的生活， 不想被
外界过多地关注。

后来，我从嫂子口中得知，她
父亲年轻的时候长得并不奇怪，
之所以成了现在这副模样， 是在
桂北的一次阻击战役中造成的。

那时， 她父亲所在的根据地
由于叛徒的出卖， 遭到了暴露。
为了安全地转移大部队， 上级命
令她父亲所在的连在断魂坡对敌
人进行一夜的阻击。 他们与敌人
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 在硝烟弥

漫、 战火纷飞的战场中， 他们多
次击退敌人的进攻， 为大部队成
功转移争取了时间。

眼看天快要亮了， 阻击任务
亦已完成， 可就在他们准备撤退
的时候， 敌人却突然加大了火力
猛攻， 在猛烈的炮火轰炸中， 她
父亲所在的连， 除了她父亲外，
无一幸免， 全部被炸身亡。 而父
亲之所以得已幸存， 是被敌人的
炮火击中跌进了一个深坑并晕了
过去。 醒来后， 嫂子的父亲觉得
脸火辣辣的痛， 左眼什么也看不
见， 喉咙也发不出声来， 他用手
一摸， 发现全是血……

后来， 在当地老百姓的帮助
下， 嫂子的父亲慢慢养好了伤，
经过多方寻找， 才寻到自己的部
队。 再后来， 他又多次在战役中
屡立战功， 和十多位杰出的战士
一同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了叶剑英
元帅的亲自接见。

嫂子的父亲从不向外人提起
自己的事。 除了子女和几个来往
密 切 的 亲 戚 外 ， 基 本 上 没 人
知 道 他曾经当过兵 、 打过仗 。
他更不允许子女把自己当年当
兵、 打仗的事拿来炫耀， 为子女
走后门。

他觉得能在战争中捡回一
条命 ， 能过上不愁吃穿的日子，
相对于当年那些在战斗中牺牲的
战友来说，已经是莫大的幸福了，
他不想再给国家添任何麻烦。

嫂子常常对我说， 有这样的
军人父亲是她一辈子的骄傲， 她
将来也会鼓励孩子去参军， 保家
卫国。

谁才是真正的军人、 真正的
英雄， 我想就是这样的人吧。

最美的军人

听说每一位母亲都是大地上
盛开的花朵， 有人说母爱温馨如
康乃馨， 有人说母爱圣洁如鲁冰
花……然而， 我那与泥土打了一
辈子交道的母亲却从来没见过这
些娇贵的花儿 。 我也一直在寻
找， 寻找一朵属于母亲的花。

母亲是个勤劳朴实的农民 ，
她用天底下最无私的爱养育着自
己的三个儿女。 小时候， 家里的
经济并不宽裕， 然而， 母亲却总
能让我们时常成为小伙伴们羡慕
的对象 ， 或是一本有趣的小人
书， 或是一根美味的冰棍儿……
而母亲， 她对自己却节俭到了几
近苛刻的程度。

记得我在一篇小学作文里曾
经这样描述过母亲： “……我从
来没有看到妈妈穿过漂亮的衣
服， 她很普通， 普通得就像田野
里随处可见的狗尾巴花。” 那是
我第一次把母亲比做花儿， 尽管
那个懵懂的比喻一度成了村民们
的笑谈， 但母亲那淳朴的形象却
永远烙在了我的心中。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对母亲
的了解也在不断地增多。 我曾经
见到过母亲年轻时候的照片： 一
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两根乌亮亮
的麻花辫……原来母亲也是很美
的。 然而不幸的是， 婚后不久父
亲的身体就一直不好， 母亲便不
得不用她柔弱的双肩挑起家庭的
重担。

母亲不分昼夜地操劳着， 家
务、 农活、 牲口、 孩子等等， 自
此， 母亲再也无暇去照一下镜子
梳理一下自己秀美的长发了。 在

我心中， 我觉得母亲有时好比命
运多舛的苦菜花， 有时却像挺拔
坚强的向日葵。 然而， 我又总感
到这些花儿还是代表不了母亲，
至少说还缺了些什么似的。

直到我大学毕业的那一年 ，
刚找到工作的我便迫不急待地赶
回家， 因为我想早点把这个好消
息告诉母亲。 那天见到母亲时，
她正在棉花地里摘棉花。 深秋的
田野已是一片枯黄， 只有星星点
点的棉花还在竞相开放， 洁白的
棉絮漫天飞舞， 和母亲的白发一
起在风中飘扬……

得知我即将参加工作， 母亲
的双眼顿时噙满了欣慰的泪水，
她高兴地说： “快， 帮妈把地里
的棉花摘了 ， 明天就送去收购
站， 说不定还能给你换套像样点
儿的西装呢！” 望着母亲因常年

累月的辛劳而过早苍老的身影，
蓦然间， 我觉得她仿佛也佝偻成
了一株随风摇曳的棉花。

棉花的一生共有两次花开 ：
花铃期的棉花开出的花朵很美，
白的纯洁， 粉的淡雅， 但是为了
孕育棉桃， 她只能萎谢掉自己美
丽的容颜； 产棉期的棉花会把自
己所有的养分都毫无保留地提供
给棉桃 ， 于是 ， 叶蔫了 ， 枝枯
了， 洁白的棉花终于盛开了， 而
这一次， 她枯槁的却是自己全部
的形骸啊！

棉花， 可谓是我再熟悉不过
的乡间植物了， 但， 那不正是我
苦苦寻觅的母亲花吗？ 母爱像棉
花盛开， 她穷其毕生的精力只为
换取最终无私的绽放， 吐出棉，
纺成纱， 拧成慈母手中线， 织成
游子身上衣……


